
1111华文作品华文作品
责编：苗 春 邮箱：huawenzuopin@126.com

2018年10月27日 星期六

章丘大葱名压天下，以其壮高冠貌、脆
甘冠味、茎白冠色——说到白，人人爱白趋
白，以白为时风大美。窃以为，未知黑，何
有白？巧的是，章丘此地，亦有黑色三绝，
见上古，有热力，发华彩，执黑而行，善做有
为，承载并成就了章丘城的别一番悠远声名。

其一为黑陶。
章丘此地人氏，有齐鲁风，多谦谦君

子，但一开口讲起上古，口气往往不经意地
就大了，三千年只是起步，然后以千年为进
阶，动辄五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实在会
吓煞外地人，更不要讲国际友邦人士。

确也怪不得人家如此。1700 平方公里的
章丘沃野大地，粟米沉甸甸摇曳，苞谷密匝
匝为帐，庄稼的根茎下全是几千年的祖宗宝
藏，随便一锄头下去，就是惊天动地的考古
发现。比如去年刚刚发掘的章丘焦家遗址，
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可见城墙壕沟陶窑、
两百多座墓葬、一百多座房址，更见男女合
葬、手握獐牙、随葬贝类等。再如 2003 年发
掘的危山汉代墓葬，有车马俑陪葬坑及 3 座
陶窑，陶制车马俑均有彩绘衣冠细节，更有
陶车 5 辆，车配构件达 100 余个，足见精微
工整；再如洛庄汉墓的 30 多座陪葬坑，共
出土文物达 3000 多件，特别是 19 件编钟、
107 件编磬和 3 辆驷马王车，震动考古界。
此套西汉编钟至今可用，且音阶准确，乐色
清 亮 ， 有 幸 现 场 听 到 由 它 奏 出 的 《茉 莉
花》，作为江苏人，真差点儿迸下几滴相思
泪，或也是对杳杳往古不可及的一种追慕
吧。此外，还有距今约 9000-7700 年的西河
遗址，19 座房址功能分区清晰，见釜、罐、
壶等陶石日用器，见骨饰蚌饰等新石器时代
的审美意识萌芽。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 90
年代间多次挖掘的城子崖遗址，更是蔚为大
观：堆积层有三，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
为夏代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正
是从最深处的下层，首次揭示出以黑陶为特
征性产物的龙山文化——看看，一直排数到
现在，可算讲到那古远深藏、与土色浑然的
黑陶了。

黑陶，怎么讲？借用讲解员姑娘那铿锵
清脆的概括：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薄
如纸、声如磬。其它四个特征且略过，只表
一个“薄”。因这里有一个心理反差。对物
质，人们常有求密好大喜重的偏好，比如木
头啊金子啊玉石啊水晶啊，包括各地的陶瓷
制品，似乎愈重便愈是了不得。龙山黑陶自
然也有重器，如罐、尊、钟、鼎等，但它同
时却又能反其道地“轻薄失重”，比如杯、
豆、熏等。怎样的轻？诺大一个器物，却像
拿着一只空蛋壳在手，与它黑沉沉的金属色
形成奇异对比，似有一种深长的反构哲学意
味。最妙的则是成为龙山文化代言器具的黑
陶鬶。“鬶，三足釜也。有柄喙。”（见 《说
文》），为新石器时期的炊饮两用器具，而龙
山黑陶鬶则又相当之“个性”，颈部加粗，与
腹部连成一体，三足有袋且呈圆锥之形，颇
为肥壮，古朴笨拙之中传送出极具母系意味
的自信与性感，气象有如万物之始源。

其二为铁业。
章丘铁业的最早产出，当是铁锅。跟龙

山黑陶比，得算是“新点儿”，却也是自古
便有“章丘铁匠遍天下”之说。说起铁匠，
百业之一种，天下哪里没有，但章丘铁匠自
有一股执着的硬派作风，以工序的极其严密
繁复取胜。以小小铁锅为例，最正宗的做法
需要经过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一千度
高温下的三万六千次锻打，方能成就其“锅
如明镜、不沾不锈”之奇。尤其在“闯关
东”的漫长征程里，章丘铁匠之名也随之进
入东北原乡的冰天雪地，伴随着那八方崩射
的铁血火星，为奔走异乡的章丘儿女们开辟
出一条勇敢独创的热血之路。这铁锅佳话，
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刷新：都知道那个顶顶出
名的 《舌尖上的中国》 吧，2018 年初的第三
季，带出这古老的手打章丘铁锅，一下子，
网络热搜点击量达 9 亿人次，直闹得个“洛
阳纸贵，章丘无锅”——人人都怕背黑锅，
只有章丘这口黑铁锅，是要排起队伍去抢着
背了。

当然，讲铁锅之黑只是开个小玩笑，从

民间百姓日用起步的章丘铁业而今早已大大
地开拓，闯将到极其广阔的局面上去了，上
可送箭飞天，下可钻头入地，成为产业之重
磅、国家之重器——写到这里，作为文人的
先天缺陷就要暴露了。比如伊莱特重工，虽
也煞有其事参观了一遭，却像置身巨人国，
目睹到那些叫人仰断脖子的巨型设备，叫人
听得头昏的专业词汇以及一串串越来越复杂
的计量数据，几乎让所有观者都感到肉身之
渺小、智识之短浅、理解力之笨拙，只好

“话说回来”，仍然以那一口黑色铁锅的迷人
光泽来定义这章丘第二黑。

其三为墨泉。
这乍一听似有点牵强，可也不尽然。世

人皆知济南为大泉城，章丘为小泉城，可这
里的“小”呢，要我说也像是假谦虚。听听
章丘这些泉水之名儿：百脉泉，梅花泉，漱
玉泉等，就够争风斗狠的了。而最妙一处要
数墨泉。

天下泉水，都爱夸耀水色亮白、如珠赛
玉、清透无物什么的，可章丘这一眼泉，偏
是这独一份的骄傲不羁：因其旺猛时刻，泉
奔激涌之处，泉眼竟呈饱满外凸之势，有如
自地心中捧升出一团大磬石，更如一座流动
的浮雕，一朵怒放人间的巨花，芳泽流泻，
墨黑其华，其咄咄逼人之势，似乎千百年来
所有的文人墨客都能饱蘸它这墨水，写尽天
下的大块文章！怎能不叫人发一声喝彩。

墨泉边上不远处，不几步路即是李清照
纪念馆。这不远不近、暗通款曲的一个布
局，往往又令观者更添滋味。易安居士李清
照这里自不必多赘，凡识得中国字的，谁人
不晓她不识她不爱慕她？她所留下的那些或
婉约到肠断天涯、或豪放到泣动天地的咏叹
词调，某种程度上，实也是挟裹着千古文
风、融天地精华与物宝人杰的别一种喷涌之
泉吧。

出于可以想见的文人癖好或小小情怀，
我走近到墨泉边上，对着那黑亮不见底的喷
涌处，默然肃立，有如敬对无始无终的时间
与历史。

其实，它不单是建筑意义上的古镇，
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古镇。

一般的古镇是由砖石木瓦构成的，以
悠远而斑驳的历史作为令人敬畏的标签。

它也由砖石木瓦构成，但它还由文化
传承构建，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夏
日的上午，流水穿镇而过，时光穿镇而过。

樯橹棹歌，书声唱和。阅世千年的荻
港村，因“依港结村落，芦苇满溪生”而
得名。

荻港集传统民居、连廊街巷、古桥古
寺、石桥河埠、水域风光、地方民俗和历
史名人于一体，自古还有“苕溪渔隐”的
美称。

柳娇花媚，古朴沉静，傍水而建，枕
水而居。

放生池、五孔石梁桥、四面厅台基、吕
纯阳像石碑等，诉说着厚重的历史。

三官桥、庙前桥、秀水桥、隆兴桥、
馀庆桥等23座古石桥，桥路相连的，是章
家三瑞堂、吴家礼耕堂、朱家鸿志堂古堂
等几十座老宅。

桥畔路侧，老宅之间，是绿房翠盖的
荷叶，悦目而又赏心。

渔桑文化、古村落文化、耕读文化、
儒商文化、园林文化、古桥文化、宗教文
化，亦如荷花盛开，田田相连，大气而又
和谐。

穿着一件颜色艳丽的花衬衫，我随意
地走进这方安静、古朴的天地间，原以为
会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包容与闲雅，却使
我未感局促；我的出现，不过如一朵西风东
渐的时尚小花，开在崇尚学习的古宅之中。

其实，水陌阡巷，商集连廊，琳琅满目，
兼收并蓄，早已是其繁茂的志趣和主题。

进入荻港，见一戏台。戏台东侧墙
上，写着一首名叫 《莽莽芦荻州》的连谱
带词的歌。

这是荻港村村歌：
莽莽芦荻洲，纵横水乱流。
经营几岁月，勾画好田畴。
缘溪渔网密，人烟近市稠。
渔池疏凿又菱塘，堤土培高已种桑。
好兴农人说孝悌，桥南新辟读书堂。
沿戏台东侧继续前行，过一座建于清

嘉庆年间的长春桥，有一园，名崇文园。
崇文园内，有南苕胜境。
南苕胜境，源于天目山东苕溪，位于

荻港东南，始建于元末，兴于清中，景致
至佳。

吕祖殿、云怡堂、积川书塾、涵养居、放
生池……小桥流水，塘荷池鱼，亭台楼阁，
青堂瓦舍，进退移步，步步观景。

南苕胜境由外巷埭和内巷埭组成。
荻港外巷埭建筑，紧靠京杭大运河之

西线官河，兴于明清，沿河而建的屋下廊
街，南北走向，长500多米，进深15米左右。

水路交通兴盛之时，彩云楼、今夜月、
泰源堂、百乐堂、正泰店、丝行、鱼行、米行
……繁荣地排列着，店铺林立，聚集成市，
售卖丝、茶、鱼、米……

廊下是缓缓流淌着的运河水，河面宽
阔，船只写意。

容颜润泽，轻波微漾，摇曳着廊檐倒
影。

岸边一处处梯形河埠头紧挨着廊边店
铺的大门口。

数百年来，河中往来的岂止是船只，
更有商贾旅人绢织的繁华。

然韶华易逝。涨落高低路，川平远近
沙。

穿行荻花飘飞的历史，我不仅看到了
这里繁荣的商业，也看到了水润的江南文
化。

一座座老宅，就像一艘艘行走在时光
之河中的船，驮着霓虹般的丝绸，细腻而
又华彩般的精神以及如茶般回味悠长的往
事，驻留在今天的艳阳之下。

缕缕河风，带着悠远的往事，来到我慨
叹的心间。我仿佛看到了曾经往来繁茂的
丝绸生意以及由此及彼的江南水乡文化。

在炎炎烈日直射的阳光下徐徐而来，
波光潋滟处，飘荡着的是青荷的幽香。

是的，它们或许就像打着油纸伞的淑
女，滋润了江南的水乡，同时也繁衍生息
着这方水土的秀丽。

如今，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外巷埭
的商业属性渐渐远去，这里只留下了古旧
的街区、曾经的记忆和生活在乡愁里的稀
疏的居民。

弯弯曲曲的河道，高高低低的民居，
跟花事荼蘼的景致一样，有了些许远离季
节的寂寥。

灰黑白的主色调里偶尔鲜亮地走过来
的一群人，走在河边街道上打望和拍照
者，则是远道而来揽胜的游客。

漫读荻港，与时光对饮，彼此沉醉。
兴也河水，废也河水。闹也河水，静

也河水。
从古色古香的街景与民风里，感知那

些自己没有品尝过的岁月和往事，一点一
滴地调味阅历和人生，再现历史的四季和
风霜。

被沉寂环绕的荻港，斑驳的往事诉说
着京杭大运河的辉煌和曾经百姓真实生活
的原貌。

楼下，身边的河水依旧浩浩荡荡。但
时光的烙印却深深地印在了“耕读传家，崇
文尚礼”“知书达礼，诚信待人”“崇儒重文，
积善行德”的传统里。

透明的阳光照耀着万物，云水在天地
间流淌，一念时光，穿过心灵的味囊，酸
甜苦辣都在全身传递。

是的，跟其他游客一样，我也深深震
撼，感觉到水乡人文的氤氲和富足的甜蜜

与祥和。
外巷埭的西北端，有一座横跨运河的

大桥，踽踽而行，于桥面中间，可以览尽
沿河而建如同长龙般的古建。

跨过这座桥，就到了里巷埭。
外巷埭的繁闹开放与村子里的幽静封

闭，以此桥相隔。
繁闹与幽静，至美和合；开放与封

闭，恰如其分。
曲径通幽，清荷碧塘，澈水蜿蜒，老

宅红尘。
或桥或路，或人或物，都完美地织就

一幅江南水乡闲雅的风情画。
里巷埭建于明清，全长 600 多米，有

钞田弄、沈介弄、牛弄等小巷贯穿连接。
荻港历史上曾出现一批靠经营蚕丝发

迹的巨富，其中不乏家产上千万两白银者。
富甲一方，却不奢靡，十分重视文

化，是这座江浙雄镇最大的特点。
一座古宅，传一脉人文。
荻港人杰地灵，名贤辈出，自明代起

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美
誉。

在一定程度上，这跟有重教崇文优良
传统的章氏家族在园林里设立一家名叫

“积川书塾”的私塾有关。
“积川”，取自“土积成山，水积成

川”，意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知识的积累来自
积少成多，只有日积月累，方能成大川。

在这家并不起眼的私塾的引领之下，
仅在清朝两百多年时间内，荻港竟出 2 位
状元，56 位进士、200 多名太学生、贡
生、举人。

文脉绵延，浩浩而今。
屈指数来，全国有影响的地质学家、

外交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竟多达
80余人，他们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竞绽
荻港文化底蕴。

离此不远的名人馆里，展示着众多荻
港名人。其中著名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
质学奠基人之一、李四光的老师章鸿钊，便
出生于荻港西南的三瑞堂。

在荻港，文化是兼收并蓄的，所以从这
里走出去的人才也翘楚于各行业。

清涟之上，或莲或菱，环绕荻港古镇
的，是纵横的河渠，是河渠画出的别具一
格的江南水墨画，是智慧与生态结晶的桑
基鱼塘，是多少水乡之人美丽的青少年。

每一朵莲的轻盈，每一片桑叶的婆
娑，每一个池塘的清澈，都如一曲奇妙的
歌谣，一壶甘醇的老酒，勾起游人回忆往
事的美好。

如同与荻港对饮，美好也让我的心情
穿上羽衣，飞翔在故乡的天空。

我不是水乡人，但我在轻柔的水乡
里，也找到了厚重而快乐的心灵风景，见
识了重重包裹古宅的故事。

我的老家南充被誉为丝绸之城，“天上
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我的青少
年也栽桑养蚕，因而荻港水墨画里的每一
条路，都能引领我走进植入灵魂的乡愁。

是的，名人的童年，先贤的童年，朝代
的童年，还有我们的童年，都缩写在这里。

无论经历战火、沧桑，还是暴风骤雨，
一种美好的热爱都蜿蜒地流淌，在这方土
地上回旋，沉积，杨柳轻风，花雨佳颜。

透过平静流淌的运河的水，在岁月的
春夏秋冬里，我看见了书画之乡耀眼的光
芒，看到了南来北往文人墨客的风雅，看
到了亦渔亦商亦耕亦读的美好。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发生了巨大变
化，荻港也一样。

不一样的是，荻港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却注重对古镇老宅的保护，使得古镇
保持着其独有的宁静和光华。

其实，老宅的保护并非仅仅指那些建
筑，更在保护一种耕读传家的美德，一种
再富也不能缺失的文化精神。

因为古镇老宅是文脉传承的鲜活载
体。

一

进安溪首先见到了那条水，那条围脖样
的清漪。接着就闻到一股异香，其味可是安
溪独有？

再进有名的中国茶都市场，满满的热情
就迎过来，还有满满的茶馨，整个大厅都喧
腾着。站在高处，会看到一袋袋新茶敞着
口，像一堆花朵，聚成魅人的景象。到这里
不怕没茶喝，到处都是邀请你的人。

筱聆说，你难道不知道？安溪是铁观音
的故乡啊！我原本有些孤陋寡闻，听了筱聆的
话，方才恍悟。在这里，到处可见“茶”的组团：
茶文化、茶创意、茶食品、茶休闲、茶包装、茶机
械、茶演艺、茶会展……而茶的制作，是与“青”
有关的：采青、晒青、摇青、杀青、揉青……茶与
青，又构成当地人口中最多的一个词：“茶青”，
这茶乡的专有名词，诗一样富有表现力。

来到茶乡真的会醉的，你不知不觉就沉
溺于那氤氲的清韵和馥郁的香气中。

人说安溪168座峰，峰峰叠翠，也就产生道
道山溪，层层湿润。这对于位列十大名茶之首
的铁观音的生长，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
奇怪“铁观音”这个名字，怎么就安在了茶身
上。是因为观音最有灵慧最为慈和吗？再给
她一个“铁”姓，就愈加端重起来。

铁观音在水中舞动，舒展着她的妩媚与
温柔，那是透心透肺的倾诉。喜茶的人也都
会心会意，轻品细酌。这或许就是铁观音的
效果。后来听到了铁观音的传说，我已不在
意她的名称是如何得来的，我只在乎人们对
她的态度。你看，茶商茶农正在精心打包装
运铁观音，让人想起600年前的郑和，带着这
种茶品，意气风发地扬帆起航。

盘山路上，到处都是绿，可以说眼睛都
被那绿染色了。那是茶园，一盘盘的茶林整
齐地环绕在各座茶山间，而道路就像一条条
带子，为茶山扎出美丽的腰身。采茶女在其

间，正翻动着玉蝶般的手，你几乎看不见手
的动，而只看到蝶的舞。

据说茶叶第一大县的茶园有 60 万亩，不
到安溪真的体验不到茶山的壮观，这是连山
连水的翻涌，接天接地的浪漫。

二

看着隐在绿海中具有闽南特色的民居，
我以为这里的茶农家家都过得富裕。然而筱
聆说，手指头伸出来哪有一般齐？安溪虽然
早列入经济强县，但还是有一些农户需要帮
扶的，种茶还有技术、制作、买卖等方方面
面的事情，而且最需要帮助的人，多在深山
区。安溪已经摸索出了茶叶合作社、农民讲
师团与贫困户结合的脱贫模式，产茶制茶能
人指导需要帮扶的人们从基础管理做起，打
造高标准茶园，同时在制茶、销售等方面提供
支持和服务。筱聆也是如茶一般的妹子，不仅
熟悉安溪茶，还写有关于茶的长篇作品，说起
安溪，她总是充满了热情。

我关注起那些大山深处的茶农来，我要看
看他们现在的境况以及筱聆说的帮扶的结
果。细想起来，组织结对帮扶也不是个简单的
事，得有那么些热心人，还得有那么多好经验。

我在茶园里见到了农民讲师团团长张顺
儒，他正在教大家如何用传统方式采摘茶
青。穿着彩衣的女人们边跟着学，边快乐地
笑。采摘完茶青，老张又和她们探讨如何晒
青。这个时候，经营“张品轩”品牌的张江
宝风风火火地来了。张江宝有 4万多亩茶园，
听说家乡搞组团扶贫，特地从外边赶来要求
加入。张顺儒的手握住了张江宝的手，张江
宝的手很快又和东坑村贫困茶农张德雄握在
了一起，他们有了一份扎扎实实的帮扶协议。

祥华乡是安溪茶叶重点产区，讲师团的刘
金龙蹲在东坑村茶园里，给村民讲茶园管理的
窍门：“茶树留高一点，不要种那么密。合作社
上千元的茶都是留高的老树做出来的。”来自
十里八乡的贫困茶农围在他的身边。他又讲
自己的经历：他家原有十几处零散的茶园，采
茶费力，更谈不上管理。他通过土地流转，把
好茶园聚在一起，茶叶的质量也就上去了。茶
农张良生显得特别高兴。他是一早冒着细雨
从山上赶来的，虽然家里有七八亩茶园，但是
制茶技艺上不去。这回与制茶大师刘金龙帮
扶对接了，有了雪中送炭的好技艺。

正是秋茶采摘制作的时节，制茶能人温
文溪驱车80多公里，来到了大山深处结对帮扶
的张艺坤家里，从采摘茶青，到炒制茶叶，细细
地传递重摇青重发酵的理念。张艺坤边学边实
践，逐渐掌握了提升茶叶品质的技术，很快制作
出1000多斤好茶，被上山来的茶商抢购一空。

在茶乡走访，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
是乡情乡音在茶缘上显现出来，不少人认识
到了抱团发展的意义。

筱聆说，现在农民讲师队伍已经扩展到四
五十人，累计巡讲超过 500 场。还有集体与集
体的协助，比如举源、中顿、老固 3个知名茶叶

合作社，与共赢、珍山、新都安合作社早就有友
情帮扶。

筱聆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山鹰，
从高处盘旋下来，随后带来一层好看的云，
云边裹着红黄的辉光。

三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你不能不承认，这
是一条同茶的发展联系极佳的路径。

站在新房门口，70 多岁的吴顺治畅快地
笑着迎接来客。他宽敞的房子里，制茶机器
正在工作。说起以前，吴顺治感慨，虽然大
坂村的茶叶名声在外，但身居深山，没有公
路通出去，每逢茶叶收购时节，他就发急，
茶不好卖出去啊。恒兴集团与感德镇大坂村
结对后，将老吴等五户茶农异地搬迁下来，
交通便利了，茶叶也打开了市场。

我们来到湖上乡，看到茶农苏维金自建的
小楼，楼前停着新买的小汽车。走进他家专门
的茶青房，一股香气扑鼻而来。老金不由说起
了十几年前，他家破败的房子用一块黑帏布遮
盖着，哪有专门的茶青房？制茶就在唯一的卧
室里。讲师团的刘学忠上山来收茶，看到老苏
的茶青不错，只是制茶技术跟不上，就与他结
成师徒，他家的茶很快就赢得了市场。再往
后，刘学忠又鼓励他承包一些农户的茶青，这
样一来，直接带动了身边30多位茶农。

再走进一个场所，琴声悠雅，气氛融合
舒畅，评审桌一字排开，整齐的盖碗透出特
有的秋香。这是正在举行帮扶产品考评赛，
不仅检验帮扶茶农茶样的优劣，还检验与之
抱团的师傅的教学效果。愉悦的音乐响起，
结果出来了，果然大多获得了认可。前面提
到的张艺坤，他的茶样也拿到了优秀奖。大
家一时间热闹起来，举茶共庆。

还有大师赛、茶王赛，都吸引了众多茶
农。不只图那个奖励，而是要得到一个承
认，看看互帮后的结果。我见到了杨连波，
他的茶品摆在那里，你能感到他心里的忐忑。
原本是偏远山村的贫困户，通过与有经验的老
茶师结对，他就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心变灵，
手也变巧。听说县上举办铁观音大师赛，他要
来试试。真的想象不到，结果公布，他的茶
品竟然进入了 20 强。他端着奖牌站在那里，
合不拢嘴地笑。

茶本带有慈眉善目的温情，整个帮扶工
作，也无不充满了友善与和乐。就这样，一个
人带动一群人，一个村影响一片村，安溪的贫
困村已由原来的71个减少到十余个，贫困人口
数也在直线下降。

细雨湿润了整片山原，茶园更显得葱绿
如毯。在茶乡游走是舒心的。茶是安溪的民
生，茶兴则安溪兴。但是这里不掩饰曾经的
贫困，也不张扬脱贫后的富裕，就这样扎扎
实实地抱团取暖，将茶园一点点做大，将山
路一道道拓宽，将小楼一座座建起。现在的
茶农，更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电商，让中国
这股特别的味道，弥漫在五湖四海的温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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